
当代书丛：藏獒



父 亲 的 藏 獒(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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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都来源于怀念———对父亲,也对藏獒。

在我七岁那年,父亲从三江源的玉树草原给我和哥哥带来

一只小藏獒,父亲说,藏獒是藏民的宝,什么都能干,你们把它养

大吧。

小藏獒对我们哥俩很冷漠,从来不会冲我们摇头摆尾。我

们也不喜欢它,半个月以后用它换了一只哈巴狗。父亲很生气,

却没有让我们换回它来。过了两天,小藏獒自己跑回来了。父

亲咧嘴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早就知道它会回来。这就叫忠诚,知
道吗?”

可惜我们依然不喜欢不会摇头摆尾的小藏獒,父亲叹叹气,

把它带回草原去了。

一晃就是十四年。十四年中我当兵,复员,上大学,然后成

了《青海日报》的一名记者。第一次下牧区采访时,走近一处藏

民的碉房,远远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色藏獒朝我扑来,四蹄敲打着

地面,敲出了一阵殷天动地的鼓声。黑獒身后哗啦啦地拖着一

根粗重的铁链,铁链的一头连着一个木橛子,木橛子腾腾腾地蹦

起又落下,眼看就要拔出地面。我吓得不知所措,死僵僵地立

着,连发抖也不会了。
1



但是,黑獒没有把我扑倒在地,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突然停

下,屁股一坐,一动不动地望着我。随后跑来的藏民旦正嘉叔叔

告诉我,黑獒是十四年前去过我家的小藏獒,它认出我来了。

我对藏獒的感情从此产生。你仅仅喂了它一个月,十四年

以后它还把你当作亲人,你做了它一天的主人它都会牢记你一

辈子,就算它是狗,也足以让我肃然起敬。黑狮子一样威武雄壮

的黑獒死后不久,我成了三江源的长驻记者,一驻就是六年。六

年的草原生活,我遭遇过无数的藏獒,无论它们多么凶猛,第一

眼见我,都不张牙舞爪,感觉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故交。它们的主

人起初都奇怪,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以后,才恍然大悟:你身上有

你父亲的味道,它们天生就认得你!

那六年里,父亲和一只他从玉树带去的藏獒生活在城市里,

而在高原上的我,则生活在父亲和藏獒的传说中。父亲在草原

上生活了将近二十年,做过记者,办过学校,搞过文学,也当过领

导。草原上流传着许多他和藏獒的故事,不完全像我在小说里

描写的那样,却同样传奇迷人。无论他做什么,他总是在自己的

住所喂养着几只藏獒,而且都是品貌优良的母獒。母獒们一窝

一窝下着崽,他就不断把小狗崽送给那些需要它们和喜欢它们

的人。所以他认识和认识他的藏獒、跟他有过喂养关系的藏獒,

遍布三江源的许多草原。有个藏民干部对我说,“文革”中他们

这一派想揪斗父亲,研究了四个晚上没敢动手,就是害怕父亲的

藏獒报复他们。我替父亲庆幸,也替我自己庆幸,因为正是这些

灵性威武的藏獒,让我发现了父亲,也发现了我自己———我有父

亲的遗传,我其实跟父亲是一样的。

在长驻三江源的六年里,父亲的遗传一直发挥着作用,使我

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,完全像一个真正

的藏民那样生活着。我很少呆在州委所在地的结古镇,而是一

头扎在了对于城镇来说更加边远的杂多草原、曲麻莱草原和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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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人的囊谦草原。我有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东家,有时住在牧

民的帐房里,有时住在寺院的僧舍里,我天天看到日见稀少的藏

獒,并成为它们的朋友。我穿着藏袍,骑着大马,参加所有的牧

业生产活动、所有的节日活动和所有的佛事活动。我和牧民们

混在一起,喝酒,吃肉,放牧,喂狗,议论他们的家长里短,帮助他

们解决婆媳矛盾,邻里纠纷。那时候的记者,尤其是像我这样生

活在边远牧区的记者,工作任务是很轻的,一两个月写一篇报道

就已经算得上敬业了。我有的是时间忘情地做我愿意做的一

切。常常是这样:骑着马,带着房东或者寺院的藏獒,走向很远

很远的草原,醉倒在牧人的帐房里。我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:娶

一个藏族姑娘,和父亲一样养一群藏獒,冬天在冬窝子里吃肉,

夏天在夏窝子里放牧,偶尔再带着藏獒去森林里雪山上打打猎

冒冒险。我好像一直在为实现我的理想努力着,几乎忘了自己

是一个长驻记者。

有一次在曲麻莱喝多了青稞酒,醉得一塌糊涂,半夜起来解

手,凉风一吹,吐了。守夜的藏獒跟过来,二话不说,就把我吐出

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。结果它也醉了,浑身瘫软地倒在了我

身边。我和它互相搂抱着在帐房边的草地上酣然睡去。第二天

早晨迷迷糊糊醒来,摸着藏獒寻思:身边是谁啊,是这家的主人

戴吉东珠吗? 他身上怎么长出毛来了?

这件事儿成了我的笑话,在草原上广为流传。姑娘们见了

我就吃吃地笑,孩子们见了我就冲我喊:“长出毛来了,长出毛来

了。”介绍我时,再也不说我是记者,而是说:“这就是与藏獒同醉

说戴吉东珠长出毛来了的那个人。”牧民们请我去他家做客,总

是说:“走啊,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。”

那时候的我是有请必去的。一年夏天,我去结隆乡的牧民

尕让家做客,住了短短一个星期,他家那只大黑獒对我的感情就

深到一日不见就满草原寻找的地步。使我常常猜想,它是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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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喂养过的藏獒。几年后我要离开草原,正好从结隆乡出发。

大黑獒看我打起行装坐进了汽车,知道这是一次长别离,就对汽

车又扑又咬,牙齿都咬出血来了。在它的意识里,我是迫不得已

才离开它的,而强迫我离开的,正是这辆装进了我的该死的汽

车。后来听说,我走了以后,大黑獒一个星期不吃一口食不喝一

口水,趴在地上死了一样,好像所有的精气神包括活下去的意念

都被我带走了。主人没了办法,就把一只羊杀了,又从狼皮上薅

下一些狼毛,沾在死羊身上,扔到它面前,怒斥道:“你是怎么看

护羊群的? 羊被狼咬死了你都不管,那我养你干什么? 你看看,

你看看,看到狼毛了吧? 狼呢? 还不赶快去找。”大黑獒大受刺

激,草原上狼已经很少很少,它都有一年没咬过狼了,没想到就

在它因感情受挫而一蹶不振的时候,狼会乘虚而入。它立马摇

摇晃晃站起来,吃了一点,喝了一点,按照一只藏獒天赋的职守

看护羊群牛群去了。

遗憾的是,以后我多次回到结隆乡,再也没有见到牧民尕让

和深深眷恋着我的大黑獒。听说他们迁到别处去了,因为这里

的草原已经退化,牛羊已经吃不饱了。

2

很不幸我结束了三江源的长驻生涯,回到了我不喜欢的城

市。在思念草原思念藏獒的日子里,我总是一有机会就回去的。

雪山、草原、骏马、牧民、藏獒、奶茶,对我来说这是藏区六宝,我

在精神上一生都会依赖它们。尤其是藏獒,我常常想,我是因为

父亲才喜欢藏獒的,父亲为什么喜欢藏獒呢? 我问父亲,父亲不

假思索说:“藏獒好啊,不像狼。”

父亲的思维,是草原人的思维。在草原牧民的眼里,狼是卑

鄙无耻的盗贼,欺软怕恶,忘恩负义,损人利己。藏獒则完全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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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,精忠报主,见义勇为,英勇无畏。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,藏獒

一生都为别人而战。狼以食为天,它的搏杀只为苟活;藏獒以道

为天,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,为道义,为职责。狼与藏獒,不可同

日而语。所以,每当父亲评价那些喜欢整人的人、剥夺别人生存

权利的人、窝里斗的人、阴险诡诈的人时,总是说:“那是一条

狼。”在一本《公民道德准则》的小册子上,他郑重其事地批注了

几个字:藏獒的标准。父亲对我说:“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

从容不迫地生活,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

地度日。”

所幸父亲生前,世人还没提倡狼性,还没流行狼文化和狼崇

拜,不然,父亲该多么的伤心。

可惜父亲生前,藏獒已经开始衰落,尽管有“藏獒精神”支撑

着父亲的一生,年迈的他,也只能蜗居在城市的水泥格子里,怀

想远方的草原和远方的藏獒。每次注视父亲寂寞的身影,我就

想,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藏獒的书,主人公除了藏獒就是“父

亲”。

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来的

高原犬种,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

活化石。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,直到六千多年前,才

被驯化,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。作为人类的朋友,藏獒

得到了许多当之无愧的称号,古人说它是“龙狗”,乾隆皇帝说它

是“狗状元”,藏民说它是“森格”(狮子),藏獒研究者们说它是

“国宝”,是“东方神犬”,是“世界罕见的猛犬”,是“举世公认的最

古老、最稀有、最凶猛的大型犬种”,是“世界猛犬的祖先”。公元

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·波罗这样描写了他所看到的藏獒:

“在西藏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犬,它体形巨大,如同驴子,凶

猛声壮,如同狮子。”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横扫欧洲,把跟着他

南征北战的猛犬军团的一部分三万多只藏獒留在了欧洲,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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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种的喜马拉雅藏獒在更加广阔的地域杂交繁育出了世界著名

的大型工作犬马士提夫犬、罗特威尔犬、德国大丹犬、法国圣伯

纳犬、加拿大纽芬兰犬、英国獒犬等等。这就是说,现存于欧亚

两陆的几乎所有大型凶猛犬种的祖先都是藏獒。

父亲把这些零零星星搜集来的藏獒知识抄写在一个本子

上,百看不厌。同时记在本子上的,还有一些他知道的传说。这

些传说告诉我们,藏獒在青藏高原一直具有神的地位。古代传

说中神勇的猛兽“狻猊”,指的就是藏獒,因此藏獒也叫苍猊。在

藏族英雄格萨尔的口传故事里,那些披坚执锐的战神很多都是

藏獒。藏獒也是金刚具力护法神的第一伴神,是盛大骷髅鬼卒

白梵天的变体,是厉神之主大自在天和厉神之后乌玛女神的虎

威神,是世界女王班达拉姆和暴风神金刚去魔的坐骑,是雅拉达

泽山和采莫尼俄山的山神,是通天河草原的保护神。而曾经帮

助二郎神勇战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哮天犬,也是一只孔武有力的

喜马拉雅藏獒。

所有这些关于藏獒的知识和传说,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,他

从玉树草原带回家的那只藏獒老死以后,它们便成了父亲对藏

獒感情的唯一寄托。我曾经从报纸上剪下一些关于藏獒集散

地、藏獒繁殖基地、藏獒评比大会和藏獒展示会的消息,送给父

亲,希望能带给他快乐,却没想到,带给他的却是忧虑。父亲说,

那还是藏獒吗? 那都是宠物。

在父亲的心中,藏獒已经不仅是家兽,不仅是动物,而是一

种高素质的存在,是游牧民族借以张扬游牧精神的一种形式,藏

獒不仅集中了草原的野兽和家兽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,而且集

中了草原牧民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。藏獒的风骨,不可能在人

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延续,只能在青藏高原的凌厉风土中磨砺。

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高海拔原野,不

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,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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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,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

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,它们的敏捷、速度、力量和品行的退

化,都将不可避免。所以,当城市中先富裕且闲暇起来的人们对

藏獒的热情日渐高涨之时,当藏獒的身价日渐昂贵之时,父亲的

孤独也在日渐加深。

我不时安慰父亲说,至少青藏高原还在,高原上的藏獒也还

在。我还说,如果在青藏高原上保护自然环境,建立藏獒基地,

藏獒的纯粹也可以得到保证。父亲却苦笑着说:“即便那样,狼

已经不多了。”

是的,狼已经少了,虎豹熊罴也都少了,少了敌人的藏獒和

藏獒的天性又岂能不少? 父亲已经料到,他心中的藏獒,已经一

去不复返了。幸好父亲没有料到,狼少了,狼性和狼的文化、狼

的崇拜却横行起来。

3

就在对藏獒的无尽怀想中,父亲去世了。

我和哥哥把父亲关于藏獒知识的抄写本和剪贴本一页一页

撕下来,连同写着“千金易得,一獒难求”八个字的封面,和着纸

钱一起烧在了父亲的骨灰盒前。我们希望,假如真有来世,能有

藏獒陪伴着他。

第二年春天,我们的老朋友旦正嘉的儿子强巴来到我家,捧

着一条哈达,里里外外找了一圈,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。他把

哈达献给了父亲的遗像,然后从旅行包里拿出了他给父亲的礼

物。我们全家都惊呆了,那是四只小藏獒。这个像藏獒一样忠

诚厚道的藏民,在偌大的三江源地区千辛万苦地寻找到了四只

品系纯正的藏獒,想让父亲有一个充实愉快的晚年。可惜父亲

已经走了,再也享受不到藏獒带给他的快乐和激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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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只小藏獒是两公两母,两只是全身漆黑的,两只是黑背黄

腿的。旦正嘉的儿子强巴说:“我已经想好了,它们是兄妹配姐

弟,就好比草原上的换亲,妹妹给哥哥换来了媳妇。”说着,过家

家一样把小藏獒按照他安排好的夫妻一对一对放在了一起。

母亲和我们赶紧把它们抱在怀里,喜欢得都忘了招待客人。

我问强巴,已经有名字了吗? 他说还没有。我们立刻就给它们

起名字,最强壮的那只小公獒叫冈日森格,它的妹妹叫那日。最

小的那只母獒叫果日,它的比它壮实的弟弟叫多吉来吧。这些

都曾经是父亲的藏獒的名字,我们照搬在了四只小藏獒身上。

而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,我又用它们命名了我的主人公,也算是

对父亲和四只小藏獒的纪念吧。

送来四只小藏獒的这天,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第一个

节日,让我们在忘乎所以的喜悦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。两个星

期后,我们家失窃了,什么也没丢,就丢了四只小藏獒。

寻找是不遗余力的,全家都出动了。我们就像丢失了自己

的孩子,疯了似的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声声地呼唤着:“冈日森

格,多吉来吧,果日,那日。”我们托人,我们报警,我们登报,我们

悬赏,我们用尽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。整整两年过去了,我们

才愿意承认,父亲的也是我们的四只小藏獒恐怕已经找不到了。

偷狗的人一般是不养狗的,他们很可能是几个狗贩子,用损人利

己的办法把四只小藏獒变成了钱。能够掏钱买下小藏獒的,肯

定也是喜欢藏獒的,他们不至于虐待它们吧? 他们会尽心尽力

地喂养好它们吧? 就是不知道,四只小藏獒是不是在一个主人

家里,或者它们已经分开,天各一方,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,完成

各自独立的使命去了?

现在,四只小藏獒早该长大,该做爸爸妈妈了。我想告诉那

些收养着它们的人,请记住它们的名字:冈日森格是雪山狮子的

意思,多吉来吧是善金刚的意思,果日是草原人对以月亮为表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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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勇健神母的称呼,那日是他们对以乌云为表证的狮面黑金护

法的称呼;另外,果日还是圆蛋,那日还是黑蛋,都是藏民给最亲

昵的孩子起乳名时常用的名字。

还请记住,要像高原牧民一样对待它们,千万不要随便给它

们配对。冈日森格、多吉来吧以及果日和那日,只有跟纯正的喜

马拉雅獒种生儿育女,才能在延续血统、保持肉体高大魁伟的同

时,也保持精神的伟大和品格的高尚,也才能使它们一代又一代

地威镇群兽,卓逸不群,铁铸石雕,钟灵毓秀,一代又一代地成为

人类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还请记住,它们身上凝聚了草原藏民对父亲的感情,还凝聚

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无尽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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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在青果阿妈草原的那场藏獒之战,在当地的史志上,只

是寥寥几笔:民国二十七年,马步芳所属西宁罗家湾机场汉兵营

移驻青果阿妈西部草原———西结古草原,号称狗肉王的营长派

兵大肆捕狗杀狗,引起当地头人和牧民的不满,随即爆发了战

事。在牧马鹤部落的军事首领强盗嘉玛措的率领下,数百藏獒

个个奋勇争先,迫使汉兵营弃营而走,逃离了西结古草原。

但是在草原人的口头上,民国二十七年的藏獒之战,既是英

雄的礼赞,也是生命的悲歌,死亡的沉痛就像雪山对草原的浇

灌,那么冰凉地渗透在了人和藏獒的记忆里。因为汉兵营的逃

离并不意味着藏獒之战的结束,甚至可以说战事才刚刚开始。

决不容忍草原民族有任何反抗举动的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团前

来镇压所谓的叛乱。西结古草原一片兵荒马乱。

前来血洗西结古草原的不光是马步芳的骑兵团,还有历史

的冤家上阿妈草原的骑手。上阿妈草原的头人们,服从头人的

骑手们,在马步芳骑兵团的挑动利诱下,冲过了自祖先开始就有

争议的草原边界,把古老的草场纠纷和部落矛盾迅速演变成了

一场现实的战争。那么多人头掉了,那么多藏獒扒皮了,西结古

草原的春天淋着血雨长出了一片片黑红色的牧草,那是无法再

绿的牧草,那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洗不净的牧草,那是一种连根

连遗传的基因都浸透了鲜血和仇恨的牧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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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过狼道峡,就看见青果阿妈西部草原了。护送父亲的两

个军人勒马停了下来。一个军人说:“我们只能送你到这里,记

者同志,青果阿妈西部草原的牧民和头人对我们很友好,你不会

有什么危险。你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,不到三个时辰就会看

到一座寺院和一些石头房子,那儿就是西结古,你要去的地方。”

父亲目送着两个军人走进了狼道峡,疲倦地从马背上溜下来,牵

着枣红马走了几步,就仰躺在了草地上。

昨天晚上在多猕草原跟着牧人学藏话,很晚才睡,今天早晨

又是天不亮就出发,父亲想睡一会儿再赶路。他闭上了眼睛,突

然觉得有点饿,便从缠在身上的干粮袋里抓出一把花生,一粒一

粒往嘴里送。花生是带壳的,那些黄色的壳就散落在他的身体

两侧。他吃了一把,还想吃一把,第二把没吃完,就睡着了。等

他醒来的时候,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十分危险,眼睛的余光里有

些黑影包围着他,不是马的黑影,而是比马更矮的黑影。狼? 他

忽地坐了起来。

不是狼,是狮子,也不是狮子,是狗。一只鬣毛飒爽的大黄

狗虎视眈眈地蹲踞在他身边。狗的主人是一群孩子,孩子们好

奇的眼睛忽闪忽闪的。父亲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这么大的一只

藏狗,紧张地往后缩了缩,问道:“你们是哪里的? 想干什么?”

孩子们互相看了看,一个大脑门的孩子用生硬的汉话说:

“上阿妈的。”“上阿妈的? 你们要是西结古的就好了。”父亲看到

所有的孩子手里都拿着花生壳,有两个正放在嘴边一点一点咬

着。再看看身边,草地上的花生壳都被他们捡起来了。父亲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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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扔掉吧,那东西不能吃。”说着从干粮袋里抓出一把花生递了过

去。

孩子们抢着伸出了手。父亲把干粮袋里的所有花生均匀地

分给所有的孩子,最后剩下了两颗。他把一颗丢给了大黄狗,讨

好地说:“千万别咬我。”然后示范性地剥开一个花生壳,吃掉了

花生米。孩子们学着他的样子吃起来。大黄狗怀疑地闻着花

生,一副想吃又不敢吃的样子。大脑门的孩子飞快地捡起狗嘴

前的花生,就要往自己嘴里塞。另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孩子一把

抢过去说:“这是冈日森格的。”然后剥了壳,把花生米用手掌托

到了大黄狗面前。大黄狗感激地望着刀疤,一伸舌头舔了进去。

父亲问道:“知道这是什么?”大脑门的孩子说:“天堂果。”又

用藏话说了一遍。几个孩子都赞同地点了点头。父亲说:“天堂

果? 也可以这么说,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花生。”大脑门的孩子说:

“花生?”

父亲站起来,看看天色,骑在了马上。他朝孩子们和那只令

人敬畏的大黄狗摆摆手,策马往前走去,走出去很远,突然听到

后面有声音,回头一看,所有的孩子和那只雄狮一样的大黄狗都

跟在身后。

父亲停下了,用眼睛问道:“你们跟着我干什么?”孩子们也

停下了,用眼睛问道:“你怎么不走了?”父亲继续往前走,孩子们

继续往前跟。鹰在头顶好奇地盘旋,它看到草原夏天绿油油的

地平线上,一个汉人骑在马上,一群七个衣袍褴褛的藏族孩子和

一只威风凛凛的黄色藏狗跟在后面。孩子们用赤脚踢踏着松软

的草地,走得十分来劲。

父亲始终认为,就是那些花生使他跟这七个孩子和那只大

黄狗有了联系。花生是离开西宁时老金给他的。老金是报社记

者部的主任,他女儿从河南老家带来了一大包花生,他就恨不得

全部让父亲拿走。老金说:“这是专门带给你的,咱们是老乡,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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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要客气。”父亲当然不会全部拿走,只在干粮袋里装了一些,

一路走一路吃,等到青果阿妈草原时,就只剩下最后一点了。草

原上的七个孩子和一只名叫冈日森格的藏狗吃到了父亲的最后

一点花生,然后就跟在父亲后面,一直跟到了西结古。

西结古是青果阿妈西部草原的中心,中心的标志就是有一

座寺院,有一些石头的碉房。在不是中心的地方,草原只有四处

漂移的帐房。寺院和碉房之间,到处都是高塔一样的嘛呢堆,经

杆林立,经石累累,七色的印有经文的风马旗和彩绘着佛像的幡

布猎猎飘舞。

父亲到达西结古的时候已是傍晚,夕阳拉长了地上的阴影,

依着山势错落高低的西结古寺和一片片碉房看上去是倾斜的。

山脚的平地上,在森林和草原手拉手的地方,稀稀疏疏扎着一些

黑色的牛毛帐房和白色的布帐房。六字真言的彩色旗帜花边一

样装饰在帐房的四周。炊烟从房顶升上去,风一吹就和云彩缠

绕在了一起。云很低很低,几乎蹭着林木森然的山坡。

仿佛是云彩发出的声音,狗叫着,越来越多的狗叫着。草浪

起伏的山脚下,一片刷刷刷的声音。冲破云层的狗影朝着父亲

狂奔而来。父亲哎呀一声,手忙脚乱地勒马停下。他从来没见

过这么多的狗,而且不少是身体壮硕的大狗,那些大狗几乎不是

狗,是虎豹狮熊一类的野兽。

父亲后来才知道他见到的是藏獒,一大群几百只各式各样

的藏狗中,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猛赳赳的藏獒。那时候草原上的

藏獒绝对是正宗的,有两个原因使这种以凶猛和智慧著称的古

老的喜马拉雅獒犬保持了种的纯粹:一是藏獒的发情期固定在

秋天,而一般的藏狗都会把交配时间安排在冬天和夏天;在藏獒

的发情期内,那些不是藏獒的母狗通常都是见獒就躲的,因为它

们经不起藏獒的重压,就好比母羊经不起公牛的重压一样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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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藏獒孤独傲慢的天性使它们几乎断绝了和别的狗种保持更亲

密关系的可能,藏獒和一般的藏狗是同志,是邻居,却不可以是

爱人;孤傲的公獒希望交配的一般都是更加孤傲的母獒,一旦第

一次交配成功就很少更换伴侣,除非伴侣死掉。在极少数的情

况下,死掉伴侣的公獒会因情欲的驱使在藏獒之外寻求泄欲的

对象,但是如前所说,那些承受不起重压的母狗会远远躲开,一

旦躲不开,也是一压就趴下,根本就无法实现那种天然铆合的生

殖碰撞。还有一些更加优秀的藏獒,即使伴侣死掉,即使年年延

宕了烈火般燃烧洪水般汹涌的情欲,也不会降低追求的标准。

它们是狗群中尊严的象征,是高贵典雅的獒之王者,至少风范如

此。

父亲惊恐地掉转马头,打马就跑。

一个光着脊梁赤着脚的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,一

把拽住了父亲的枣红马。枣红马惊得朝后一仰,差点把父亲撂

下来。孩子悬起身子稳住了马,长长地吆喝了一声,便把所有狂

奔过来的藏狗堵挡在了五步之外。

狗群骚动着,却没有扑向父亲。父亲从马背上滚了下来。

光脊梁的孩子牵着父亲的马朝前走去。狗群不远不近地跟在后

面,敌意的眼光始终盯着父亲。父亲能用脊背感觉到这种眼光

的威胁,禁不住一次次地寒颤着。

光脊梁的孩子带着父亲来到一座白墙上糊满了黑牛粪的碉

房前。碉房是两层的,下面是敞开的马圈,上面是人居。光脊梁

翻着眼皮朝上指了指。

父亲感谢地拍拍光脊梁的肩膀。光脊梁噌地跳开了,恐惧

地望着父亲,恰如父亲恐惧地望着狗群。父亲问道:“你怎么

了?”光脊梁说:“仇神,仇神,我的肩膀上有仇神。”没有听懂的父

亲不解地摇摇头,从马背上取下行李,又给马卸了鞍子摘了辔

头,让它去山坡上吃草,自己提着行李踏上石阶走到了碉房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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